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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作出来的吗？心中有结，家庭有结，屋场有
结，能在某块布料上打一个结，然后把它解开，就真的能
解开那些愁云惨雾吗？我们雷池的先人把这个“解”字
定性为名词，所以叫“作解”。许多人把这个“作”字写成

“做”字，认为是心中实实在在的做。我认为还是“作”字
比较妥帖一些，毕竟是一个虚妄之事。不管怎么样，作
出来的平安肯定不一定就平安，就像平安夜真的平安
吗？作而解开的愁云惨雾，也应该不能真正解其困厄，
要不然，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困境。所以，家乡的所谓“作
解”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与期盼，甚至是了却了堆积
在心中的一处块垒，想象中的一块石头似乎掉了下来。

我常常想，所有古老的习俗都处于同一条历史长
河，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既可以窥见古时科技水平的低
下落后，也体现了我们的先人对自然现象、天地万物的
敬畏之心，流淌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平安幸福生活的渴
望与追求，体现着望江这个水乡泽国上居住的先人对生
活的朴素热爱与对未来生活美好的向往与企盼。

这个美好的向往与企盼在望江有多长历史了，我问
过许多老人，大都是摇摇头晃晃脑，没有办法挖掘
到、追溯至它的源头，是望江土著所固有，还是移民
们远道漂徙随身带来，也无从知晓 （不过，我敢肯
定，作平安一定起源较早，因为作平安请的神是降鬼
除魔的张天师张道陵，张道陵系汉末人）。但它闪闪亮
亮的，晶晶莹莹的，我的父老乡亲个个对它深信不
疑，回忆起来，有板有眼，有声有色，那种兴奋感几
乎要溢出来。年轻人，虽然骨子里不是很相信，但仍然
有疑惑在心中，于是图个闹热与吉利，照常奔走于屋场
之间。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据父辈们回忆，作平安一般是一个屋场秋收冬藏之
后，农闲之时，大家为了驱送瘟神，祈求上天保佑一屋场
大大小小平平安安，家家户户风调雨顺而进行的一种祭
祀活动。平安也有大小之分。作小平安一般一天一夜，
作大平安一般要作三天三夜。首先请来一班道士，由道
士画符作法，请来张天师，请来三老爷（一老爷二老爷我
不知道是哪位神仙，但我知道三老爷就是屈原屈大夫，
他最灵验，望江人最信奉他）。除此之外，还要请五位壮
劳力扮演武猖（武猖是由历代战死沙场的将帅兵卒的阴
魂组成）跟在三老爷后面挨家挨户、犄角旮旯驱鬼降
魔。整个屋场几乎全力以赴，男女老少围着这个“平安”
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以防神灵认为不虔诚，十里八乡
的人都会赶场似的前来观看。

作平安最热闹的最后，要“踩罡进表”，道士通过特
定的步法和手势，与神灵沟通，祈福驱邪，要“拜北斗”，
设坛场、焚香诵经、供奉香花水果，祈求北斗星君消灾解
厄，要“打目连”，据说“打目连”在鄱阳湖一带十分流行，
那里的人唱目连戏，而目连戏唱的是目连救母的生动故
事，经过各地文人戏子的添枝加叶，把它变成了融佛教、
道教、杂技、戏曲、武术等为一体的“大杂烩”，传到我们
望江，便成了作平安这个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打目
连。”最后在水边烧纸船，誓要把瘟神鬼魔送走，送出村
庄，送至千里之外。

与作平安如出一辙的是“作解”。作平安是一个村
庄的事，而作解是一家一户的事。作解是为了解除前生
冤结，祈望除病长生，或者祈求火神，免遭火灾，也叫“谢
火”，谢火还要烧茅屋。

不论是作平安还是作解，形式都差不多，我们这一
代人基本没有亲眼见过。听我岳父讲过一个作解的真
实故事。新中国成立前，岳父的大哥生了一场大病，几
天几夜昏迷不醒，岳父的父亲把县内县外有名望的郎中
都请了个遍，毫无起色，也未诊断出病因，一家人急得团
团转。就是这时，岳父的父亲一个朋友建议：“可以请来
道士作个‘解’试试看看。”人在无助之时，常常祈求苍天
保佑。在邻里乡亲的张罗下，很快就请来了道士作解。
我岳父虽小，但他记得清楚明白，请的也是三老爷屈原。
作解要找个人代替病人坐在“砻”的上面（砻是一种形状
像磨，可去掉稻壳的工具，多用黏土夯实筑于竹器或木器
之中而成，过去官方就建有砻坊，专门为官方人员包括军
队从事碾米工作，它比石磨轻松得多，而效益高出许多
倍），道士为他穿上病人的服装，用红布打上结，挂在颈脖
之上。我问岳父一共打了多少个结，他说不记得了。

道士每唱一段，便解开一个结，直到解完为止，最后
也是去水边码头边，“纸船明烛照天烧”似的，将邪恶之
气送走。

岳父说奇怪就奇怪在这边刚刚把“瘟神”送走，他的
哥哥真就醒过来了，一家人对天长拜呀！我岳父说着说
着就激动起来。

此事当然是一种巧合，应该是前期某位郎中的药剂
起了作用。世间事，常常巧合多，布衣百姓也就常常因为
巧合而顶礼膜拜。作平安、作解可能也是这个来源。是
人们心中最温暖的软肋与向往。在这个古老的向往中，
体现的是望江文化的厚重，是雷池大地上最美的祝福。

古老习俗：
作平安、作解

上午，吴大妈扛着锄头、提着竹篮来
到地里，她抬手理了理被秋风吹乱的头
发，用锄头把番薯藤铲掉，拖到边上，挥
锄挖番薯。李大娘在隔壁地里摘菜，看到
笑容满面的吴大妈，问：“看你那高兴劲，
捡到钞票啦？”

“不是。我儿子回来了，他最喜欢吃焖
番薯，我来挖些。”

“哟，儿是娘的心头肉，难怪那么高
兴。你儿子大学毕业有两三年都没有回来
了吧？”

“嗯。我儿子是学人工智能的，在一家
上市公司当工程师，天天加班，工作忙得很。”

“那工资有好几万吧？”

“有吧，具体几万我也不清楚。”
“幸亏你儿子当初没有听你的话，要是

在县城考个公务员，工资也就几千。”
“考上公务员，工作稳定、有保障。唉，

儿大不由娘，是鹰就让他飞吧！”
这时，天上飞来一只鹰，在头顶盘

旋。吴大妈说：“几十年都没有看见鹰
了。小时候，我在河里洗菜，刚剖好的鱼
转眼就被鹰叼走。家里养的小鸡，有时
也会被俯冲下来的鹰抓走。后来，化肥
农药大量使用，再加上河水被污染，山
林常被盗伐，鹰渐渐看不到了。”

李大娘用手遮住额头，仰头看着翱翔
天空的鹰说：“现在山上的柴没人砍了，茅

草也没人割了，野猪、野兔多起来了。所
以，鹰又回来了。”

突然，吴大妈的锄头碰到地头一块石
头，里面钻出一条大蛇，高昂着头，吐着信
子，准备对吴大妈发动攻击。这时，天上的
鹰迅速俯冲而下，张开巨大的翅膀挡在吴
大妈跟前，与蛇展开搏斗，鹰伸出利爪挠了
挠蛇头，蛇躲过鹰爪向鹰咬去，鹰腾空而
起，叼起蛇飞向高空。

吴大妈摸摸“怦怦”乱跳的胸口，对着
远去的鹰双手合十拜了拜。

这时，吴大妈儿子跑来喊道：“妈，你没
事吧？”

“没事、没事，刚才有条大蛇被鹰叼走
了，吓死我啦！”

只见儿子对着手上的一块屏板呼叫：
“山鹰、山鹰，把蛇放归山林，回来。”

不一会，天空飞来一只鹰，慢慢落到儿
子面前。吴大妈瞪着惊奇的眼神问：“儿
子，这、这鹰是你驯养的？”

“妈，这是一只仿生鹰，我测试下，准备
捐给村委会监视山火、看护森林……”

天上飞来一只鹰
杜维民

篱墙边一明一灭的红点，是根爷在抽
烟。秋天肯定到了。

根爷喜欢秋天。根爷单身，瘦小，没见
他说过多少话。他只倾听，却不乐意听人
言，他是个听虫者。

南瓜地里听蝈蝈，大豆地里听油葫芦，
草丛里听油铃，后院雨后听蚯蚓，瓦片下听
蟋蟀，篱落处听螽斯，一坐就半夜，虫声如
雨，却打不灭他的烟火，明明灭灭里，一个
秋又一个秋，过去了，又再来。

没有人进他的家，他的家是红泥墙，厚
如城垣，残留着牛粪揭下后的圆印。蜜蜂
钻的洞，并不够圆润。一方木格窗，窗棂檀
木树枝做的，多年过去，依稀还能看到树
皮。屋顶是芭茅草，但床顶却是洁白的蚊

帐。串起蚊帐的青竹，怯怯地露出一截，吊
着几个小巧的青篾笼。

无人知道根爷何时入的村庄，他就像
雨后忽然长出的一个蘑菇，没有来路，不知
去向。有时候能听见他在屋内拉二胡，模
仿的是大地虫声。他坐在昏暗的阴影里，
像一只大虫子，振羽的莎鸡。

岁寒三友中，鼎元公资望最高，前清举
子。村中有暴富的，拿紫砂壶炫耀于鼎元
公，器型古朴灵动，根据壶底篆文和题款，
鼎元公鉴定为时大彬作品。坐在暗处的根
爷微微一笑，鼎元公一愕，随即大窘，让那
人求教根爷。那人狐疑，鼎元公指着根爷
说，他说是赝品，就绝对是赝品。根爷淡然
说，浇一壶开水，有陈腐草木味和虫粪气，

即为真，反之即假，墓葬品，必有秋虫腐草，
帝王死后也伴蟋蟀，何况时大彬。验后，那
人拜服。

鼎元公去后，三友里最小的茂叔去了城
里，城里热闹繁华，茂叔吹拉弹唱皆是好手，
很快风生水起。茂叔有情，要接根爷。根爷
闭门不纳。茂叔跪在门外，只流泪不已。起
身走时，屋内琴声如诉，却是高山流水。

村庄渐空，渐有枯井残垣，秋虫围来。
在浩大的虫声背景里，村庄小如秋叶，月色
如霜。那个秋夜，塬上的根爷突放悲声。
旷野辽阔，大地悲悯，容许万虫齐和。

根爷去的时候，南瓜花还开着，蕊里坐
着一只金琵琶。村里人是听到红土屋里虫
声嘈切才发现的，白天没有这么浩瀚的虫
声。他的屋内，想象不出的华丽，如同寝
陵，全是书籍和乐器，都沧桑入古。唯有桌
上音乐播放器崭新如刀，流淌古旧的虫
声。一张素笺，一行流丽小楷：“葬我荒
野。老虫。”他竟叫了虫名。人们都知道是
写给茂叔的。

那个秋天，红泥墙屋坍塌，住进了更多
的蟋蟀。

听 虫 者
董改正

鸟儿与花儿一样，是自然界生机活力的
寄托，北宋石曼卿的词句“乐意相关禽对
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最能体现这种境界。
它象征着生命的交流，造物的无私。花开花
落，鸟来鸟去，不因贫富贵贱而有差异。翱
翔天空的飞鸟即使将金砖扔去，它也不会瞟
一眼。设想若是没有了嘤嘤鸟鸣，那大自然
必然缺乏韵致而显得一片苍白；就是一座
山，其上若有苍鹰盘旋，也会令小山有活起
来的动感。

鸟是大自然的宠儿。湖畔水湄，有了白
鹤和鹭鸶，便感到野趣中有无限生趣，闺楼
中蓄有一羽黄莺，在静境中添几分雅韵，而
长廊画阁，小轩闲斋，百灵、画眉、鹦鹉，
百舌得一便逸兴洋洋，闲情欣欣。当我们闲
步野游时，立刻就有一种如同欣赏古典名曲
的激动。

古代士大夫文人喜欢亲近自然，与山水
花树为伍，自然也爱上了鸟类，尤其是那些
可观可听的禽鸟，所以他们的笔下，留下了
大量的咏鸟诗，真可谓五彩缤纷，绚烂多
姿。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用“关关”鸣唱的
水鸟起兴，表达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
姑娘的纯真爱情。汉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孔
雀东南飞》的结尾写道：“两家求合葬，合葬
华山傍……中有双鸟飞，自名为鸳鸯。仰头
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作者以忠贞爱情的象
征——鸳鸯的叫声寄托了对刘兰芝和焦仲卿
的祝福之情。

唐宋以来，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有以鸟入
诗的力作，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便是以鸟鸣点出了春日清晨的意境。
而王维在《鸟鸣涧》中的“月出惊山鸟，时
鸣春涧中”，便是写月色惊动的山间飞鸟所发
出的鸣声，打破了山间的静寂。杜牧的“千
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欧阳修的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意境
清新、活泼，流露出诗人对美好自然的热爱
之情。

诗人笔下写鸟的妙句甚多，有的可谓名
垂千古，享誉百世。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辛弃疾的“江晚正
愁余，深山闻鹧鸪”；温庭筠的“羌管一声何
处曲，流莺百啭最高枝”等，都透露了诗人
愉悦之情。

中国文人养鸟起源很早，至唐代已经盛
极一时。晚唐金昌绪，本来名不见经传，但
他的一首《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
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万口传诵，
使其大名张扬。其原因就是诗里有一只搅扰
闺中少妇昼寝的黄莺，没有它，全诗就毫无
声色。如果以鸟换人，由人来扰，还有什么
味道呢？

到了宋代，一般官僚阶层以养鸟为乐
事，士大夫文人也同样趋之若鹜。一代文宗
欧阳修虽也喜欢鸟，但他认为“锁向金笼
听”却“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公这两句诗
既是写实，但隐隐寓其感慨，明眼人自能品
味出来。

明末清初文人张潮说：“鸟语之佳者，当
以画眉为第一。”画眉在歌唱时低着头，一遍
又一遍地唱出柔和的曲调，先来一段快板，
唱完后觉得不满意，便从头再来一遍，直到
自己满意为止。画眉的鸣声音调多变而富有
节奏，最常听到的叫声是“哥—来噢—”，
古人拟其音为“如意—如意—”，因而有人
称画眉为如意鸟。

贾祖璋先生以其丰富的鸟类知识和丰厚
的文学素养撰写的《鸟与文学》，在1930年代
就为人称道。作者集中介绍了杜鹃、画眉、
鹤、孔雀、鸳鸯、翡翠、燕子、大雁等数十
种鸟类的名称、种类、习性、形体、饲养以
及各种文学、历史与神话传说。

鸟儿不独在文学中是人类思想情感的化
身，也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论
乡村还是城镇，无论平原还是山地，都有
鸟儿翩翩飞舞的美丽身姿。“喜鹊枝头报春
来”“子规声声催春来”，那早春繁忙的乡
村 劳 作 情 景 令 人 流 连 ；“ 旧 时 王 谢 堂 前
燕”，“似曾相识燕归来”等，那世事沧桑让
人落泪；也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
愉悦游玩之情；就是其貌不扬的乌鸦，因“枯
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即刻真切衬托
出了乡村的幽静；更有“塞下秋来风景异，衡
阳雁去无留意”等表现边关将士思乡情愁
的诗句传颂不衰……鸟类就是这样，在人
类 生 活 的 场 景 中 ， 在 生 命 意 绪 的 表 达
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一页。

文人与鸟儿
刘效仁

􀳁世情􀳁人间小景

儿时记忆中，南湾水库宛如大地敞露
的一颗湛蓝之心，雄浑而静谧。

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将一方水域与外
界隔开，又似一条坚实的臂膀，环抱着这泓滋
养万物的碧水。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承载
着岁月的沧桑，见证着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水库的修建源于那段饱受洪水之苦的
历史。每到汛期，洪水肆虐，毁房屋、卷庄
稼，甚至夺去生命。为了降服这头水兽，一
九五二年秋，八余万民工、技术人员、苏联
捷克专家，以及刚从朝鲜前线归国休整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98师，从四面八方奔赴而
来，投入到水库建设中。

那是一个没有机械、全靠肩扛手挑、担
土运石的年代，冬日严寒，冻土如铁，铁锹
难入。男人们挥锤砸地，虎口震裂，鲜血直
流；女人背箩挑土，双脚磨出血泡，咬牙坚
持；孩子们拾石块，手冻得通红，毫无怨言。
大家住在简陋工棚中，顶着透风的竹茅草
墙。清晨摸黑出工，粗粮果腹，捧河水解
渴。夜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哪怕有人累
倒，也一声不吭。劳动号子与铁锹砸地的碰

撞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劳
动赞歌。三年时间，靠着顽强的毅力，大家
用“黏土心墙砂壳坝”的施工工艺，一点点筑
起了大坝，将肆虐的洪水牢牢拦住。

小时候，我爱在夜幕降临时，坐在留守
处的梧桐树下，听朱爷爷讲述这段历史。
他总会指着远处的大坝说：“孩子，那是大
伙儿用汗水和肩膀垒起来的。”他的声音略
带沙哑，却充满力量。我仰望着朱爷爷，想
象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大坝上忙碌的景
象：锤声、铁锹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热火
朝天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而这棵梧桐树，见证了我的童年。春
天，我们在树下捉迷藏，粗壮的树干成了天
然屏障；夏天，围坐在树下，听老人讲神仙
斗法和狐仙鬼怪的故事；秋天，我们捡拾飘
落的金黄叶片，把它们串成项链或手环；冬
天，雪花覆盖树枝，我们在树下堆雪人、打
雪仗，哪怕冻得脸红手冷，心里却是暖的。
这棵梧桐树用四季的变化记录着我们的欢
声笑语，也默默守护着我成长的每一步。

梧桐树不仅见证了童年的欢乐，也是

父爱的寄托。小时候的冬天，我吵着父亲
在树旁陪我等“雪精灵”飘落。他站在寒风
中，耐心地陪着我，直到母亲喊我们回家。
他的身影在童年的雪地里高大而温暖，那
是一种无声却深沉的爱，如梧桐树深深扎
根于土地，滋养着我的成长。

后来，随着旧房改造，我们搬离了这
里。梧桐树渐渐成了心底深处的牵挂。多
年后，当我再次归来，却发现这棵梧桐树已
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五彩灯光
缠绕在树干上，喧嚣热闹的欢笑声充斥耳
边。我站在人群外，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
五味杂陈。欣喜的是，这棵梧桐树终于被
世人欣赏；怅惘的是，那些属于我与树的静
谧岁月，似乎早已被喧闹和繁华掩盖。

在梧桐树下，我看着父亲。他穿着一
件旧棉袄，衣角已有些磨损，正仰望着梧桐
树，目光中满是深深的怀念。他的身影在
暮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老。他轻声说
道：“如今人多了，热闹了，可在我心里，它
还是咱家的老朋友。”父亲微微扭过头的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岁月不仅在梧桐树的年
轮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在父亲的眼角
和发丝间悄然刻下了无声的印记。

即便世事变迁，梧桐树依然扎根于此，
默默守望着这片土地，见证着一代代人的
成长与离别。望着眼前的景象，我深知，无
论走多远，故乡始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
湾，而这棵梧桐树，也将永远陪伴着我们，
成为心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坝下梧桐
邢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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